
一 追溯
四川德阳广汉鸭子河畔的三星堆

遗址，许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
上一次是37年前，1986年因附近

的砖瓦厂发现玉石器和青铜器，由此启
动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1、2号祭祀
坑出土的大量稀世之珍神秘而瑰丽，
高达3.96米的青铜神树、高2.61米的
青铜大立人、宽1.38米的青铜纵目面
具，以及流光溢彩的金杖等金器曾震惊
了世界。三星堆“沉睡三千年，一醒惊
天下”。
在此之前，更要追溯到1927年春

季的一个傍晚，四川广汉月亮湾的村民
燕道诚和儿子燕青保在自家门口不远
处挖水沟，为农耕做准备，燕青保用锄
头翻起泥土时，忽然被一件硬物震得手
疼，刨开一看发现是块玉石器。这一锄
敲开了尘封3000年的古蜀国大门。

1934年春，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
长、美籍教授葛维汉征得四川省教育厅
与广汉县的同意后，对月亮湾遗址进行
考古调查和发掘，也发现了一些玉石
器。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学家冯汉骥与
王家祐曾几次前往广汉考察，他们推断

三星堆与月亮湾一带遗址密集，很可能
是古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

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唐朝诗
人李白的《蜀道难》，为传说中的古蜀历
史抹上了一层浓郁的神秘色彩。
早在远古时期，长江上游的成都平

原和四川盆地就已经是古蜀先民的栖
息之地，到了夏商周时期，古蜀国已成
为西南地区的富庶之地，但由于传世文
献对古蜀早期历史的记载非常模糊，一
直给人以扑朔迷离之感。
“一醒惊天下”之后，三星堆逐渐从

惊艳的目光中淡出，带着它的无数未解
之谜，静静地等候在中国西南一隅。

二 开坑
2019年12月的一天，在四川省文

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四川广汉三星堆博
物馆在“1、2号祭祀坑”周边系统考古勘
探中，一件青铜器的一角意外被发现。
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队领队雷雨

说，大家原来都不相信还有新坑，只能
说试着挖挖。2019年12月2

日，当考古人员不抱太大希
望地在1、2号祭祀坑周围小

规模试掘时，意外找到一件绿色青铜器
一角。大家满心疑惑这件青铜器属不
属于三星堆文化，首任三星堆考古领
队陈德安下坑伸手一摸，凭借深厚的
经验，斩钉截铁地说：“是大口尊，没
问题！”
雷雨说，陈老师说是大口尊之前，

他都觉得完全可能是宋代的铜器，后来
才认识到，必须得承认还真有3号坑。
这次考察，基本摸清了“1、2号祭祀

坑”周边祭祀区域的范围和各类遗存的
年代序列和空间格局，新发现了6座祭
祀坑。1986年发掘的1号坑和2号坑之
间，约30米，最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就
位于这30米之间。
雷雨说，21世纪的前十年做过两次

密集探测，遗憾的是2004年以后为了
展示1、2号坑，做了一个平台，刚好把
这几个坑完全遮盖住了，仅有3号坑的
角落露出在外面。这次刚好把这个角
给找着了。
“不然的话，又得等几代人吧。”雷

雨说。
虽然并不知道地下还埋藏着什么

宝贝，但曾经“一醒惊天下”的三星堆带
给人无限遐想。2020年9月6日上午，

“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三星堆遗
址考古发掘（2020）启动仪式”在广汉三
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发掘大棚内举
行。时隔34年，三星堆遗址发掘再次
启动。

三 幸运
三星堆祭祀区重启发掘受全国考

古界瞩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选择
了开门做研究，邀请全国33家学术机
构深度参与考古发掘、文物保护与课题
研究。在现场忙碌的，是一个包括文物
保护技术、体质人类学、动物学、植物
学、环境学、冶金学、地质学、化学、材料
学等在内的多学科交叉创新研究团队。
考古发掘工作邀请了中国社会科

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上海大学、
四川大学等相关高校的团队前往助阵，
文物清理、修复团队不乏国家博物馆、
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等重量级修
复师的身影，全国著名文保专家、荆州
文物保护中心研究员吴顺清为象牙提
取提供技术指导，中国丝绸博物馆研究
员周旸提前到四川培训考古人员对丝
织物残留的寻找。专家咨询团队数十
人，国内考古界大佬李伯谦、王巍、陈星

灿、王仁湘等在发掘、研究等诸多领域
提供宝贵建议。
获邀参与集体攻关的，甚至还有消

防科研团队。这是因为三星堆1、2号
祭祀坑出土文物有明显被火烧过的痕
迹，消防科研团队可以根据出土文物，
研究3000多年前的古蜀人究竟是在坑
内将文物焚毁还是在坑外点火，当年究
竟有多高的温度，才能让不怕火炼的真
金也熔化成一团。
本次考古，更像一次多兵种集团作

战，称得上一次在全世界也并不多见的
世纪考古大发掘。
每一个和三星堆结缘的人都深感自

己何其有幸，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党
总支书记、院长唐飞也曾语重心长地说：
“遇到三星堆，真的是我们三生有幸。”

3号坑“坑主”、90后上大文学院教
师徐斐宏也是其中一名幸运者。他是
上海人，从小就对文博和考古充满期待
和梦想，高中毕业考进北京大学，最初
读的是心理学，但学了一年之后，觉得
还是放不下心中的考古梦，大二就转到
了考古系，一路读到博士。2018年至
2020年入选北京大学2016年启动的
“博雅博士后”项目，出站后受聘上海大

学讲师。
2020年11月，正在山东滕州带着

学生做田野考古实习时接到上海大学
党委副书记段勇的电话，让他去发掘三
星堆的3号坑。这通电话让徐斐宏热
血沸腾。他知道，很多考古工作者一辈
子都没经历过这样的遗址，这个机会太
宝贵了。

四 入坑
2021年3月28日，在首都师范大学

考古系读硕士研究生一年级的刘笑池
接到通知时，也感觉像“天上掉了馅
饼”，明明前几天自己还是个收看央视
三星堆考古直播、隔屏羡慕的观众，现
在就要成为亲历者，即将和同学顾旭涛
一起前往现场，成为8号坑的一员。他
后来知道，这是因为北大考古文博学院
原院长雷兴山调到首都师范大学任副
校长，为他们争取到的机会。
刚到学校报到的刘笑池连被子都

没打开，就赶往四川。他在回忆文章中
写了初到现场的观感：
“钢结构的考古大棚犹如一个巨大

的罩子，将遗址保护起来，为新发现的6

个坑遮风挡雨。应急检测实验室、无机

质文物应急保护室、微痕物应急保护
室、有机质文物应急保护室、文保工作
室和考古工作室……现场到处充斥着
科技感。”
考古工地一般都在野外，考古工作

者风餐露宿，条件极其艰苦，三星堆封
闭式考古堪称国内考古界的顶级配置。
刘笑池和顾旭涛参观了当时的考

古现场：
“当时的7、8号坑还处在清理填土

层的阶段，鲜有文物露头，4号坑覆盖着
象牙和黑色的灰烬；然而当我们走到3

号坑时，我震惊了：坑内已经清理完填
土堆积，目之所及是密密麻麻的象牙和
各种文物。大量的象牙交错放置，缝隙
处的青铜器虽然还没有完全暴露，但是
从数量和体型上已经足以让我感到震
撼。那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神秘，更让
我充满了好奇与期待。”
此时，3号坑坑长徐斐宏已经带领

团队成员发掘数月，他记忆中，2021年
春节之前青铜器已经开始露头，3月时
埋藏层外露，不断有新发现，提取出来
后，下面还有新发现，并且是独一无二
的发现。“这是考古里最让人兴奋、向往
的部分，很有成就感。”

特派记者 姜燕

2023年7月27日，备受
瞩目的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
馆新馆开馆，展陈数达原展
出文物的3倍之多，新一轮考
古中早已为公众所熟知的文
物青铜神坛、骑兽顶尊人像、
龟背形网格状器、虎头龙身
像等重器尽数亮相。
三星堆遗址距今4500年

至2900年，是迄今长江流域
规模最大的商时期古蜀国都
城遗址，是中华文明多元一
体起源、发展格局的重要见
证，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
部分。2019年以来，新发现
的3—8号祭祀坑出土各类文
物17000余件，三星堆古蜀人
留下的印记
“再醒惊天下”。

五 兴奋
2021年3月20日至3月23日，央视

连续4天直播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的考
古发掘，各种奇瑰的文物让全国观众使
劲儿兴奋了一把。
巨型青铜面具、青铜神树、金面具

残片、眼部有彩绘铜头像、鸟形金饰片、
金箔、精美牙雕残件、玉琮、玉石器，还
有大批的象牙……当时出土的500件
珍贵文物和在坑内刚露头只能称为“具
有人类形象特征的青铜器”，已经让人
激动万分。

3号祭祀坑内，铺满百余根象牙和
上百件青铜器，包括青铜尊、青铜罍及
独具风格的青铜人像、大面具等；

4号祭祀坑的黑色灰烬中，考古人
员提取到了肉眼不可见的丝绸制品残
留物，即将采用定制的丝蛋白抗体对灰
烬、印痕进行特异性检测，一旦呈现阳
性反应，即可初步指认丝绸残留物的存
在，再辅以其他检测技术进行确认；
占地仅3.5平方米的5号祭祀坑是

最小的一个坑，但出土金器最多，其中
一件黄金面具备受瞩目。5号坑还清理
出多件金器和60余枚带孔圆形黄金饰
片、数量众多的玉质管珠和象牙饰品。
经专家初步判断，这些有规律的金片和
玉器与黄金面具形成缀合，推测为古蜀
国王举行盛大祭祀仪式时所用；

6号祭祀坑发现了一具“木匣”，长
约1.5米、宽约0.4米，内外均涂抹朱砂，
具体功用还需进一步研究破解。
徐斐宏说，虽然对三星堆有预期，

但还是有太多让人意想不到的东西。
当时的7、8号坑还在发掘填土阶段，再
后来，一件接一件的出土文物没有最
怪，只有更怪，以至于专业人士一时都
无法界定一些器物的属性，年轻的考古

队员趣称它们为“奇奇怪怪、可可爱爱”，
把酷似卡通形象的神兽称为“机器狗”。

六 考古
这次三星堆考古，各种纪录片和直

播节目让人们看到了很多考古工作中
的实况。在纪录片《不止考古 ·我与三
星堆》中，不时能听到队员们“我的老腰
都快断了”“太费腰了”的感叹，考古队
员每天要趴在吊在坑上的工作台上，用
腰和颈椎撑着身体，双手探到坑里，一
点点剔掉器物旁边的泥土。8号坑坑
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赵昊
和队友在发掘大口尊时，两个男队员趴
在工作台上，四手合抬，使出浑身的力
气，憋出了闷哼，它也纹丝不动。
纪录片中稍带戏剧化、趣味化的表

现，多多少少遮掩了个中的艰辛，事实
上考古依然是个辛苦不足为外人道的
工作。看似可以寄情山水，呼吸新鲜空
气，触碰别人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国
宝。但使用牙签和勺子将一坑填土一
点点挑起的重复和枯燥不仅常人难以
忍受，长年累月生活在外地的孤独滋味
也是一杯难饮的苦酒，挖掘的过程也并
不总有新的发现，很长的时间伴随着他
们的是焦虑与失落。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

址祭祀区考古工作队的乔钢在三星堆
工作了十余年，片中对他一天工作的描
述直白地呈现了考古工作的真实：“寻
常地上工，寻常地挖土，寻常地划线，寻
常地——一无所获”。

7号坑坑长、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
院教授黎海超面对的7号坑，和其他坑
最大的不同是坑里看不到完整的器物，
只有一地碎片。有时候，黎海超会去旁
边的3号坑、8号坑串门，看着别人坑里
露头的一个屁股朝上穿着超短裙的青

铜小人、一个当时造型奇特精美的青铜
神坛，心里多少有些失落。
好在苍天不负，2022年6月，一个

龟背形网格状器的露面，让黎海超这么
多天的坚守有了回报。这件龟背形网
格状器有上下两个网格，中间包裹着一
件打磨精细的玉石，四个角有四个龙头
的锁扣，非常漂亮。后来又在它身上分
别发现了黄金和丝绸残留物，说明当时
的三星堆人把他们所能获得的最珍贵
的东西全都包裹在了这件器物上。本
轮三星堆遗址祭祀坑考古发掘特约摄
影师余嘉这次拍了三星堆不下10万张
照片，这件网格器让他觉得，它就是所
有文物中的“老大”。

七 记录
余嘉是考古现场一个特殊的人

物。队员们和他还不熟的时候，会问
“那个整天背着包在坑里转悠的人，是
干啥的”，后来余嘉和坑里每个考古队员
都成了朋友，成了他们口中的“嘉哥”。
他现在的职务是广汉图书馆馆长，

中国国家地理的签约摄影师，地道的广
汉人。和三星堆最早的接触始于1997

年三星堆博物馆老馆开幕，那时候他还
是个20岁不到的小青年，后来因为自
学摄影，表现出不凡的天赋，受邀为三
星堆拍摄新闻图片。他拍的照片很美，
很多人也因此喜欢上三星堆。
这一次，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想

找一位有人文情怀的摄影师，来记录考
古过程和出土文物，余嘉经三星堆博物
馆老馆长肖先进推荐入选。
当他的双脚第一次踏上坑中几千

年前的泥土时，心中莫名感到一阵敬
畏，“真的能感觉到，好像坑上有很多人
在忙碌，不是扔，是慢慢地在传递，将器
物一件件摆放进坑中”。

余嘉拍了很多器物，发现它们最好
的一面都朝上，圆口方尊下面已经锈
烂，向上的却是完好的，顶尊跪坐人像
也是很安详地躺在那儿。从镜头里看
出去的时候，余嘉经常会想，是不是安
放的人就想着，终有一天会有人看到。
入坑拍摄的一年半时间，余嘉基本

不出差，就怕错过了什么。和坑里的考
古队员熟了，提取重要文物的时候都会
通知他一声。2021年6月23日，他接到
徐斐宏的电话，说青铜大面具即将提
取。当时他正在10公里外的地方办
事，挂了电话立即驱车赶往三星堆，一
路想的全是拍摄要用的镜头和光圈，一
下车，就立即套上防护服下坑。
“30厘米、50厘米……”当青铜大

面具被提到一人高时，四川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文保中心文物修复师任俊锋正
好抬眼看向大面具，余嘉毫不犹豫地
“咔嚓”一声，定格了这张“跨越3000多
年的凝望”。
时间长了，坑长和队员都懂了他的

摄影语言，尽最大可能配合他拍出最好
的角度，呈现出文物最深的内涵。“让文
物会说话”，让公众看得懂文物，能够感
受、理解文物所传递出的复杂信息，才
能让考古工作的价值得到最大的呈现，
才能让文明的印记刻在人们的心中。

八 修复
三星堆祭祀坑新一轮考古发掘中，

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共出土编号文物
17000余件，较完整器物2400余件（约
14%），其中包括顶尊曲身鸟足铜神像、
兽托顶尊跪坐铜人像、龟背形网格状
器、铜神坛、铜神兽、鸟形金饰片和金面
具等重要器物。大量残缺、开裂、变形、
腐蚀严重的出土文物需要及时进行清
理、拼接、整理和保护修复。

提取出的文物送到三星堆文物保
护与修复馆，与坑里欢声笑语的气氛不
同，修复室里总是一片寂静，修复大师
们都默默做着手头的活，需要沟通的时
候也就寥寥。
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金石修复

组的修复师金大朝说，三星堆的青铜器
不属于典型的青铜器类型，对修复人员
来说，最大的压力就是探索过程中遇到
的未知，所以必须非常专注，一旦发现
了非常规的状况，马上要做出判断。三
星堆不少文物带有彩绘，他清理的一件
原本被判定没有，但当他慢慢清理掉薄
薄的泥土层时，突然发现了下层中的彩
绘，若不够专注，很可能会错过。
三星堆文物的修复故事，和考古故

事一样，三天三夜也说不完。第一代文
物修复大师杨晓邬和弟子郭汉中的故
事，早已被传为业界内外的美谈，杨老
当年不拘一格降人才，将心灵手巧的农
家少年郭汉中收入门下，师徒俩花费10

年，修好了三星堆1号神树。如今，身为
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管部副部长的郭
汉中已荣膺“大国工匠”的称号，他又将
一身的技艺传授给徒弟余健和谢丽。
在馆外，还有一位罕为人知的陶器

修复民间大师曾卷炳，由于不少三星堆
的陶器修复论文中都有他的名字，三星
堆的考古人员都尊敬地称74岁的他为
“曾院士”。曾爷爷是三星村的农民，40
岁起就跟着三星堆考古队干活，除了修
陶器，有时候还会跟随考古队出差，做
文物调查。
不出差的时候，曾爷爷一有时间就

骑着他的小电驴，到老的三星堆工作站
工作。一堆破陶片，曾爷爷一眼就能看
出颜色、质地和弧度的关系，一片片对
比着茬口，拼接在一起。他最得意的一
件修复作品是三星堆挖出的一个大陶

罐，仅存直径20多厘米的罐口、一点点
底部和拼接出的一条罐身，最宽的地方
不过七八厘米。曾爷爷花了好几天工
夫，用石膏根据残片的弧度，一点点将整
个大陶罐修补完整，现在这只大陶罐已
经摆放在三星堆博物馆新馆的展柜里。

九 新馆
2022年11月9日，三星堆考古封坑

仪式悄然举行，喧闹了两年多的考古工
地再度沉寂。而大约1公里外的三星
堆博物馆新馆正在紧锣密鼓地兴建，今
年7月27日面向公众试运行。早已被
各种直播和视频吊足了胃口的人们蜂
拥而至，一睹上新的文物。
新馆展品除1、2号祭祀坑出土的

文物外，还陈列展示了新一轮考古发
掘出土的文物，共展出陶器、青铜器、
玉石器、金器、象牙（含象牙雕刻）等
各类文物共1500余件（套），数量为原
展出文物的3倍有余，近600件文物初
次展出。
在新馆中，还有3组实现了“历时

三千年 跨坑重聚首”的特殊文物。
第一组是青铜神坛，主要由8号祭

祀坑出土的青铜神兽、上有13个小型
青铜人像的镂空基台，3号祭祀坑出土
的青铜顶坛人像、青铜持鸟立人像，7号
祭祀坑出土的青铜顶尊跪坐人像，以及
2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顶尊跪坐人像拼
合而成；
第二组是青铜鸟足神像，由8号、3

号和2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顶尊神像、
青铜持龙立人像、青铜杖形器、青铜罍、
青铜龙形尊盖及2号祭祀坑出土的青
铜鸟足人像拼合而成；

第三组是青铜骑兽顶尊人像，由8

号、3号、2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神兽、青
铜骑姿顶尊人像、青铜尊口沿拼合而成。

这3组文物采用“数字化修复演
示”的展陈方式，借助修复师的手工拼
对结合AI算法，通过数字化虚拟修复
技术实现器物的跨坑拼接及修补复原，
并通过3D打印技术制作出原比例研究
性复原的仿制品，重现文物神采。
刘笑池说，在发掘时考古队员就

已经有意识去跨坑比对有关联性的
器物。青铜神坛上部的主要构件就
是在3号坑刚发现时被称为“奇奇怪
怪”的文物，而8号坑发现小型顶尊跪
坐人像时，赵昊即指出可能是神坛上
面的，刘笑池还特意取了7号坑的器
物与8号坑未提取的器物比对过。最
后在2、8、7、3号坑分别找到一个小型
顶尊跪坐人像，与下方青铜觚顶部的
4个洞对应上。

造型奇特的“上新”文物丰富了三
星堆遗址的铜器类别，呈现出更加丰富
的种类和文化内涵，但“其想象体现出
的内心世界是中华文明‘天人合一、万
物共生’的和谐理念，与中华其他区域
文明对世界的想象高度一致”。四川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
长冉宏林说。

十 申遗
绵绵细雨中，从祭祀坑向东北穿过

马牧河，穿过田间绵延的小路前往博物
馆，沿途经过当年最初发现三星堆玉石
器的燕家院子和被树丛密密掩盖的三
星堆西城墙遗址。两侧稻田一片青翠，
8月的稻谷已然吐穗，像是在预祝今年
的丰收，阡陌间时而飞起几只白鹭，让
人油然而生穿越感——3000多年前的
古蜀人，看到的应是同一番景象吧？
三星堆—金沙遗址正在联合申报

世界文化遗产，两地是古蜀文明的重要
标志，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

延绵不断”的重要实证，对于研究文明起
源多元性和古代城市发展具有重要价
值。2023年3月，三星堆已邀请中国文
化遗产研究院世界遗产中心赴三星堆
遗址实地调研，指导开展申遗工作。
这一段的考古结束和新馆的开启

只是一个段落，考古发掘工作仍在推
进。下半年，三星堆遗址月亮湾考古发
掘将继续进行，要厘清大型建筑基址面
貌；三星堆古城南部考古试图寻找聚
落，为完善研究三星堆文化社会结构提
供新的思路；仓包包小城考古勘探工作
推进，进一步厘清古城内小城结构和功
能。其他东、西、南城墙，青关山建筑基
地保护展示项目，马牧河和鸭子河环境
整治、恢复历史风貌等都在紧锣密鼓地
推进中。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世界遗产中

心郝爽说，申请世界文化遗产要有突出
的普遍价值、真实性和完整性，以及运
转良好的保护体系作为支撑。未来三
星堆不仅要在博物馆里展示文化，还要
将祭祀坑，以及祭祀活动在三星堆崇高
的位置呈现出来。三星堆有内外城，18
号祭祀坑是在内城城墙边缘的位置，是
整个城池地势最高的台地，这些信息都
要让观众完整、直观地感受到。
郝爽最期待将来的考古发掘能够

探明青铜器作坊和贵族墓葬区的位置，
这些新的考古发现也会使三星堆震惊
世界的价值更有说服力。
相信未来的三星堆遗址公园更能

够清晰地展示出中华文明先民的生活
痕迹。10万余张照片中，余嘉雪藏了一
组非常特殊的作品，拍摄对象是考古坑
中的青铜人像揭去之后，在泥土上留下
的清晰痕迹，那是古蜀人跨越了3000

年的时光，留在人类文明中最为深刻的
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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